
 

 

 

 

 



 

 

 

 

 



题目：山西农业大学盛氏捐书整理研究 

关键词:山西农业大学、山西铭贤学校、盛宣怀、捐书整理研究  

一、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重视文化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指出：要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切实推进中

华文化典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顺利实施，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2017 年文化部《“十

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提出要让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

步提升。为切实发挥古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真正让“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笔者对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进行了梳理，选取了其中

最有特色的“愚斋藏书”进行整理研究。 

 “愚斋藏书”是清末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藏书，也是全国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

工程之一。1916 年盛氏去世，“愚斋藏书”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

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山西铭贤学校（山西农业大学前

身）三家分晋，后几经流转，主体部分被保存在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山

西农业大学。关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接收“愚斋藏书”的收藏情况，已有

相关研究作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圣约翰大学得到的藏书为《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

中已分类部分，共 6666 种，66607 册，后归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交通大学当

年得到的藏书共 557 种，16002 册，后调拨给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唯有山西

铭贤学校的“愚斋藏书”收藏情况，一直未有相关梳理和研究，直至今日仍然比较

模糊。1985 年，周子美就曾撰文惋惜：“分给山西铭贤学校的愚斋藏书，仅仅听到

传说，没有见过目录”，“听说文革时图书损失极重，详情尚待调查”。这部分缺失，



成了学界研究盛宣怀藏书的瓶颈。为了还原和重构盛宣怀“愚斋图书馆”古籍完整

的存藏体系、突破盛宣怀藏书的研究瓶颈，也为给关注此领域的学者提供新的素材，

笔者试图对当年铭贤学校受赠“愚斋藏书”做一个目录还原，以便学界对盛宣怀及

其“愚斋藏书”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并对现存“愚斋藏书”做一个详尽的

整理研究，以便更好地保护、利用这些藏书，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二、研究内容及方法 

1.研究内容 

1.1 铭贤学校“盛氏捐书”原始书目考 

由于对盛宣怀捐赠古籍的历史记录较少，铭贤学校又经过搬迁、战乱、文革等

一系列动荡，这批古籍长时间未能得到妥善的整理和引起应得的重视，其来源及流

散情况亟需在历史档案中进一步追索。为此，笔者查阅了有关山西铭贤学校的一系

列档案及书刊，如《学以事人 真知力行——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述评》、《山西铭贤

周刊》、《铭贤图书登记薄：中文古籍》《山西文史资料》等，找到了当时接收的图

书目录，并对此原始目录进行了考证。 

1.2 铭贤学校“盛氏捐书”与《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关系考 

现存几部藏书目录版本繁多、著录书目内容出入较大，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疑点，

将馆藏古籍与这几部目录进行严格的对比分析才能得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准确判

断山西农业大学“愚斋藏书”部分在整个“愚斋藏书”中的比重和地位。这部分内

容是通过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郑晓霞老师联系后在她的帮助下完成的。 

1.3 山西农业大学现存“盛氏捐书”的摸排清查。 

包括准确数量（卷、类、种、册、函、部等），保存情况、刻印品相、图书标

识特点、铃印题跋统计、藏书特点等基本情况。 

1.4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现存“盛氏捐书”的整理、保存、开发利用等问题。 

华东师大建立的“愚斋特藏”是目前保存最完善、保持原貌最完整、利用率最

高的盛宣怀藏书，山西农业大学在学习其经验的基础上如何发挥本地馆藏的特点和

优势，妥善保存和实现数字化、提高利用率，这是将要探索的课题。目前，馆藏“愚



斋藏书”的整理、保存工作基本结束，但在开发利用尤其是数字化问题上还有待深

入。 

2.研究方法 

2.1 文献分析法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于山西农业大学馆藏“愚斋藏书”基本情况和散佚情况的

摸排清查，更多的涉及到铭贤学校时期的历史，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寻找与该课

题相关的资料；同时本课题涉及的书目数据包括铭贤学校时期图书馆的书目账簿、

铭贤周刊登载的书目账簿、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中的书目，因为各种书目登记内容

都比较简单，在判定是否为同一种书时情况就变得很是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文献

分析。 

2.2 比较分析法 

本课题涉及的书目数据包括铭贤学校时期图书馆的书目账簿、铭贤周刊登载的

书目账簿、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中的书目，在判定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馆藏“愚斋

藏书”的流散情况及其在整个愚斋图书馆藏书中的比重和地位时，需要做大量的比

对分析工作。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1 铭贤学校“盛氏捐书”原始书目 

铭贤学校“盛氏捐书”原始书目有两种，一为当时《铭贤周刊》登载，一为《铭

贤图书登记簿：中文古籍》登记。两种书目有一定出入。笔者合并两者数据作为当

年盛氏捐书的书目，共 1355 种，7899 册。之所以合并，因笔者发现《周刊》中有

而《登记簿》中没有的书目，在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现存钤有“愚斋图书馆藏”的

古籍中能找到，因此笔者判定为因日寇侵华图书馆登记工作没有做完（铭贤学校图

书馆从 1937 年始才开始对以往图书正规登记）；《周刊》中没有而《登记簿》中有

的书目，因为登记是以图书实物为依据所做，准确度没有可以质疑的。 

1.1.1《铭贤周刊》“盛氏捐书”目录考 



《铭贤周刊》由山西铭贤学校创刊于民国十九年（1930），停刊于民国三十一年

（1942），主要刊登农业病虫试验与防治、木材工业有关技术、教育活动、公函、训

令、章则、校务概况、校友消息、校史以及文艺等。由于战乱南迁和时代变迁，山西

农业大学图书馆现存《铭贤周刊》几乎为零。铭贤学校南迁（1937 年）之前的《铭

贤周刊》，现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居多，四川大学、重庆图书馆也收藏

有一部分。铭贤学校南迁四川金堂（1939 年）后的《铭贤周刊》，现多收藏于西南大

学、四川大学、重庆图书馆等。根据考证，现收藏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的 1933 年《铭

贤周刊》第四卷第十四、十五期合刊，在“图书馆消息”中专门刊载有盛氏捐书情况：

“本校承浙江（此处有误，应为江苏，笔者注）盛宅捐新旧名籍，计七千册，共装十

八箱，已于两月前运抵本校，刻正着手编目，赶制书架，俟办理完毕，即开始借阅，

兹将原书目录，逐期披露如下……”经过对《铭贤周刊》各期披露的捐书目录进行梳

理汇总，盛氏捐书合计 1121 种，7047 册。其中经部 60 种，史部 330 种，子部 447

种，集部 284 种。只是所载内容非常简单，仅有书名及卷册数，其它则无从考证。 

1.1.2《铭贤图书登记簿：中文古籍》“盛氏捐书”目录考 

图书馆馆藏帐簿是为记录财产，反映馆藏信息，记录书刊来龙去脉及其丢失、破

损情况而进行的图书登记，是图书馆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山西铭贤学校图书馆自

1937 年起，开始对所藏图书进行账本登记：“图书登记在图书馆中至为重要，故该馆

决自今年（1937）起将所有中外图书、新旧典籍、杂志报章、图表小册等完全登录记

载，以便统计，并资查考。”这一项馆藏登记工作，为今天考证山西铭贤学校收录“愚

斋藏书”目录提供了重要参考。现收藏在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的《铭贤图书登记薄：

中文古籍》馆藏账本目录，自 1937 年 1 月始录，至 1937 年 10 月铭贤学校因抗战爆

发南迁截止。通过对该账本目录进行梳理，其来源为“江苏盛氏赠”的计 901 种，6603

册。其中经部 61 种，史部 267 种，子部 252 种，集部 321 种。登录相对完整，包括

登录日期、登录号码、书名及著者、出版时·地·人、纸料装订、函、册、卷、来源

等。 

1.2 铭贤学校“盛氏捐书”与《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之关系考 



根据相关研究考证，“圣约翰大学的藏书解放后又归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华

东师范大学的周子美和吴平两位学者通过对该校愚斋藏书的调查，肯定了这批藏书就

是 18 卷本《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不包括未分类书目）著录的图书。”“应该可以认

为除了愚斋图书馆的藏书外，愚斋藏书还有家藏的部分，而交通大学得到的这部分就

应该来自家藏。”由此可知，其他两家（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所得“愚斋藏书”

的来龙去脉基本确定，而关于铭贤学校“盛氏捐书”之来源，及其与“愚斋藏书”之

关系，还不甚明确。郑晓霞通过她在拍卖会上所见钤有“愚斋图书馆藏”和“铭贤学

校亭兰图书馆之印”的两部图书，对照“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推测铭贤学校得到

的是 18 卷本所附《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中的藏书。为了一探究竟，笔者通

过对比《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1与铭贤学校“盛氏捐书”目录，最终数据对

比如下表： 

四库分类 愚斋未分类总目 铭贤学校盛氏捐书目录 

经部 111 种 1164 册 70 种 633 册 

史部 522 种 5406 册 418 种 2852 册 

子部 570 种 3350 册 507 种 1636 册 

集部 511 种 5328 册 360 种 2778 册 

合计 1714 种 15248 册 1355 种 7899 册 

 
1为了探明铭贤学校所受盛氏捐书的来源，承蒙郑晓霞老师热情帮助，百忙中寄来《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

目》，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更深入、细致，在此特表感谢。 



因为《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编纂过于简单，而《铭贤周刊》中登载的书

目信息也同样简单，只能通过书名和册数的对比得出这一数据。从表中可以看出，于

种数上来说，铭贤学校所受捐书占到《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中藏书的 79%，

但从册数来看，不足 52%。如《本草纲目启蒙附图谱》这本书，在未分类中是 24 册，

铭贤学校所受捐书中仅有 1 册；《大云轮请雨经》在《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

中有 36 册，铭贤学校所受捐书中则只有 6 册；等等。由此可以推断，铭贤学校所受

捐书并非《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之全部，仅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至于剩余

的部分去向如何，还有待学界同仁作进一步的考证。 

1.3 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现存“盛氏捐书” 

“愚斋图书馆藏书”的最大特征是印有“愚斋图书馆藏”或“丙辰年查过”的印

章。目前，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可以此印章确认的图书有 310 种、1531 册。多是清

刻本，其中 23 种日本刻本，5 种民国时期的印本。与整理过的铭贤学校时期“盛氏

捐书”1355 种、7899 册相比，仅占 1/5 左右，其流散的数目是让人痛惜的。 

据《山西农业大学百年纪事》，1937 年 10 月铭贤学校师生南迁时曾携带 5000 多

册图书。笔者在浏览当时铭贤学校课程设置及培养目标发现，从小学开始，对于卫生

常识的重视程度就相当高，并且铭贤学校还开设有商科。反观《铭贤周刊》“盛氏捐

书”目录中，医学类（211 种）、财政金融方面（64 种）的书籍，在山西农业大学图

书馆现存“盛氏捐书”中几乎没有，据此推测，很有可能在南迁时直接带走了。当然，

这只是猜测，笔者未能找到确切的信息，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证。除此外，还有近

800 种图书在战乱、文革中不知去向，确是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的。正因此，对于古

籍的保护、整理还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的。 

通过对现存“盛氏捐书”的整理研究，对其特点做如下概述：  

1.3.1“愚斋藏书”收有很多名家旧藏，如清代著名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珍藏、

元和江氏灵鹣阁藏书、清末大臣仁和王文韶退圃藏书等。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现存古



籍中，尚有不少钤有此类印章的图书，均来自“愚斋图书馆藏书”。

 

缪荃孙《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叙》言及盛宣怀“最后收得元和灵鹣阁江氏、巴

陵小玲珑馆方氏之书，庋架图籍，已赢十余万卷” [16]。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人。

所刊古籍甚多，藏书之所名灵鹣阁。馆藏《湖海文传》钤有：“灵兼阁藏”（白文方印）、

“建霞”（白文小长方印）、“元和江氏灵鹣阁所藏书籍记”（隶书朱长大方印）。方功

惠，号柳桥，湖南巴陵人。方氏藏书多精本，所珍藏宋元本近百种，明人文集尤富，

其他旧钞、影宋元本、名校名批、稿本等，多经名人收藏，藏印累累，为世所珍。馆

藏《培远堂偶存稿》钤印：“碧琳琅馆珍藏”（朱文方印）、“巴陵方氏功惠柳桥甫印”

（朱文方印）。王文韶家藏御赐内府刻本和抄本甚多，盛宣怀曾得其孙王绳伯所藏其

祖父“历蒙清廷颁赏各种方略及遗集图书”。馆藏《阙里文献考》上钤“仁和王氏退

庵藏书印”（朱文竖长方印）。当然这些藏书除钤有“愚斋图书馆藏”外，还钤有“山

西农学院图书馆古籍藏书”印章。藏书印标记了图书的流转，对我们了解此书的收藏

和流转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1.3.2 日本刊本较多是铭贤学校所受盛氏捐书的一大特点。铭贤学校所受捐书中，

日本刻本有 70 多种。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现存“愚斋藏书”中，日本刻本有 23 种。 



其尤为珍贵者有日人释大我绝外著《金鍮论》二卷。日本宝历十一年 (1761) 京

师书房柳枝轩小川多龙卫门刻本。前有宝历十一年金龙道人释敬雄撰序，后有宝历十

一年秋七月武城金龙山东溪法善院亮丰所撰跋。释敬雄序首页钤印：“生”（白文方印）、

“白”（朱文方印）、“高田上泉”（朱文圆印）、“愚斋图书馆藏”（朱文大方印）。 

鍮，一种黄色有光泽的矿石，即黄铜矿或自然铜。 唐代慧琳 《一切经音义》云：

鍮石，似金而非金也。大我绝外开篇即云“盖效天立道，褒是贬非，明其是非，以善

世者，君子之言也。然似是而非者有矣，似非而是者有矣，其是非难辨，不啻金鍮哉”。 

此书王宝平《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均未收录，

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亦未收藏，在国内比较罕见。 

2.建议 

   对于盛氏捐书的利用，从古籍保护出发，目前此工作尚未开展。因为要进行数

字化，还需要更多的经费、更专业的人员配备。因此希望学校能有专项资金投入，

或者通过国家、省古籍保护项目立项资金来更好地完成。 

 

 

 

 

 

 

 

 

 

 

 

 

 

https://qw.duxiu.com/goreadqw.jsp?kid=63656768636768623131363438313932&pagenum=60&fenlei=220708&epage=60&spgno=60&dxNumber=000008131591&zjid=000008131591_245&sKey=%E3%80%8A%E4%B8%AD%E5%9B%BD%E9%A6%86%E8%97%8F%E6%97%A5%E4%BA%BA%E6%B1%89%E6%96%87%E4%B9%A6%E7%9B%AE%E3%80%8B&sch=%E3%80%8A%E4%B8%AD%E5%9B%BD%E9%A6%86%E8%97%8F%E6%97%A5%E4%BA%BA%E6%B1%89%E6%96%87%E4%B9%A6%E7%9B%AE%E3%80%8B&qwkey=13561560000244&timestr=1602818717937&a=1B013723B3CC371AC9EB03DC1E19A161


四、项目成果 

论文 

《山西铭贤学校“愚斋藏书”述略》在上海《图书馆杂志》待发。用稿通知单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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